釋離卦
國碩一 李明翰

一、釋卦名

「離」字在卜辭作 
[image: image2]
[image: image7.wmf] ，象徵鳥在畢網之中，是用畢網補鳥之形，《馬王堆易》作「羅」，《聲訓‧方言七》：「羅謂之離，離謂之羅」羅又作罹，同離，故羅、罹又通用。罹字有附著之意，故「離」字有附著意。離為麗的假借字，《爾雅‧釋詁》：「麗者，離也」，麗金文作，象燭臺上火芒光麗的樣子，所以離又有火意。火燃燒時必附於燃燒物，燃燒之時將燃燒物灰飛煙滅，又是別離，既相附又相離的特性一如火，荀爽論之最詳：「離者，火也，託於木，是其附麗也。煙燄飛升，炭灰降滯，是其別離也
」，故離取象為火，而此處解卦取「離」為火象的成分較多。離字本身字義在荀爽的論述中，延伸既有分離、附麗截然相反的二義，在於說萬物有所著，各安所麗，亦是從道體渾沌中分出的現象。如有日則有白晝、黑夜。有白晝則可判見萬物分別。故取萬物有所附著亦有所分別。二義兼通於中的玄義，亦指萬物分合秩序之道。離取為火的意象在東西方都有文明之源的意思，苗族史詩《鑄日造月》中，說的是遠古時候從天上落下來五把火，人間才開始有了火。西方則有普羅米修斯盜神火。宗教拜火教與文明之間的關係，在拜火教的傳統中，認為火代表的是「正義之眼」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亦是接受火的保護、引導。易經中也有其他以離為象的卦，如火天大有、地火明夷，都跟「明」有關。多半不乏以「明」作為取向，象徵文明進取或君子之心。因此總結離掛有下列意象的性質：(1)火(2)文明秩序(3)道德。
二、釋卦辭、彖辭
「利貞，亨。畜牝牛吉
」王弼曰：「離之為卦，故必貞而後乃亨。故曰「必貞」，亨也。
」離卦卦體由上下經卦
[image: image3]相重而成，一陰附著於二陽之間，象徵火中間陰虛，外方陽實。而火必須附著於燃燒物上方能然燒，天地間的物體也必須附著於某種物體上才能存在，但是附著的對象必須正當，才能亨通有利，故曰「利貞亨」。
「牝」指馴服柔順之母牛，「畜」是養，而離卦由上下經卦
[image: image4]相重而成，離取象為火為明，而經卦之象以一陰柔順居中，內外掛的中間一爻空虛無用，如火之形體，老子云；「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」，在一個空間中必須是看起來是空的，才能使東西不斷補充進去，而火燃燒必須空氣助燃，因此必須虛其中才能有大用，現於人事則必須柔順養明於內、不剛愎自用之意，荀子所說：「虛、壹、靜」之「虛」，不以所學害求新知，離掛用畜養母牛為喻，故曰「畜牝牛吉」。
三、釋大象辭

象曰：「明兩作離，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
」王弼曰：「繼，謂不絕也。「明照」相繼，不絕曠也。
」易程傳：「大人以德言則聖人，以位言則王者，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，以世繼其明德，照臨于四方
」離卦卦體既由上下兩經卦離所構成，有相繼之義，故曰「明兩作」。而明兩作，也有意謂明有內外兩個作用的意思。日的運行，夜晚入地而內明，白天出地而外明，一如離卦卦體內外皆離、內外皆明。白天踐明，夜晚省明，而繼之不絕。繼明本身亦有人文化成與自然之道循環往復的意思。莊子：「指窮於為薪，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。
」兩明即為以火傳火，不繼明即為暗。人若不能柔順以養明於內，則必無法明於外，內先明而明於外，繼其明而普照四方。內於明是明明德，內德已明，誠於中而達於外，無物能瞞，無事能累，內外通澈，明而不息，才能止於至善。故〈大學〉曰：「在明明德、在親民、在止於至善 」，先明內德，才能外親於明，內外相繼而明至於至善。故曰「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」，即是由內明而外明，相繼而明無所闇蔽之意。〈禮記‧經解〉:「天子者，與天地參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萬物，與日月並明，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。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，燕處則聽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，行步則有環佩之聲，升車則有鸞和之音。居處有禮，進退有度，百官得其宜，萬事得其序。 」君子取法天地，外明於萬物，內明於心。而君子既為在上位者，此處則有君位。聖人制禮，禮又配五行的火，因此離卦本身的道德意義愈加明顯。
四、釋爻辭
(一)初九爻
初九：「履錯然，敬之，無咎。
」 象曰：「履錯之敬，以辟咎也。
」履，有前進的意思。履卦：「物蓄然後有禮，故受之以履。
」亦有釋例曰：「禮者，履也。」禮與履本身有道德具體實踐的意味，而古代禮制又有為萬物定秩序的初義，可以看出離道前進的性質與最終目標。朱駿聲：「日方出，人夙興之時，屢動之始也。不若坎之患失道而迷，而患壯乎趾。如火之躁急，錯然雜皃，凡東西為交，斜行為錯。離火於德為禮。禮，履也。
」這裡是在講離道初始，已知要用明，所以求明的情況。既濟是坎上離下，整卦的意思就是已經歷經艱難而取得成功，事事亨通圓滿。而此處言未在既濟，即是陰陽未各安其份，未明的意思。初九以陽剛之質居陽位，居全卦之初，於上無應。「錯然」，是指足跡交錯雜亂的樣子。王弼：「『錯然』者，警慎之貌也。處《離》之始，將進而盛，未在既濟，故宜慎其所履，以敬為務，辟其咎也。
」初九以陽剛之質居於陽位，象徵急於上進而聰明，然而居於離卦之初，在開始的時候方向未定，橫衝直撞，腳步錯亂，有陷入危險的可能，所以在明之初，不知養明，而急於用明，不但不能進明，反而有以傷明。惟有行篤敬，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自始自終，了然於心，方可以篤行之。此爻即戒用明須當先求明，而「敬」是養明德之本，敬則明，不敬則昏，在應物之初知敬，可以「辟咎」。
(二)六二爻
六二：「黃離，元吉。
」象曰：「黃離元吉，得中道也。
」六二以陰柔之質居於陰位，又居內卦中位，上承九三、下乘初九，是居得其位而柔順自修於內，雖乘初九，以陰乘陽，但因其處於中位，反而是行中道，虛心謙順兼求於九三、初九兩陽者。故曰 「黃離元吉，得中道也」，而「黃」是土色，土在五行中方位屬中，言「黃離」即是此爻在中之意，如坤卦六五卦辭亦曰「黃裳，元吉」。魯昭公十二年，南蒯欲背叛魯國，投靠齊國，行前占得《坤》卦：「六五，黃裳，元吉」，他自以為卦象大吉。子服惠伯則曰：「占忠信之事可成，占壞事必敗。」得：「黃，中之色也，裳，下之飾也，元，善之長也，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， 下不共，不得其飾，事不善，不得其極」勸說南蒯，此吉卦是凶，南蒯不聽勸告，最後果然失敗。 因此知道黃離得中正，而黃中之色，文彩之美，有文明的象徵，是吉祥的。即在能虛心下賢，有求人之明。
(三)九三爻

九三：「日昃之離，不鼓缶而歌，則大耋之嗟，凶。
」象曰：「日昃之離，何可久也﹖
」九三以陽剛之質居於陽位，居於下卦之極、上卦之下。但在下體離體之終，有「日昃」即日過中午向西斜的現象，故曰「日昃之離」。此時日昃之離預知到前明將盡，己身終必消滅，故有「大耋」之憂。「大耋」指人老衰將盡、傾沒之意。象徵人只知用剛強之性，而不知柔順之性，柔順即是順常道而行。《易程傳》言九三爻曰：

後明當繼之時，人之始終，時之革易也，故為日昃之明也，昃則將沒矣。以理言之，盛必有衰，始必有終，常道也。達者順理為樂。……擊缶而歌，樂其常也

就如果只知用明而不以養明，如此之剛明如日昊過缶之明，事極必下，明極必暗，又如同人之老年將衰將敗。朱駿聲：「兌為西，巽為入。初日出，二日中，三日昃……巽呼號，兌口舌，坎加憂。離為火，火聲無常。……君子無怠無荒，不知老之將至。
」老年人應對於妻、財、子、祿放下，鼓缶而歌，發奮忘食，樂以忘憂，樂天知命，方能免自怨自艾，復歸於明，繼而將人生智慧傳承給下一代，此即是繼明重明之意。此爻在日正之後而正要西斜，可以預知失去，然必須順應自然之象。
九三、九四有在言文明文化交替的情形。九三爻中「日昃之離，不鼓缶而歌，則大耋之嗟，凶」所言，文明有轉承因襲，一代有一代之風華，無須嘆一己生命之將盡，只要審視內外，便可知一己之明，會寄託後世不斷傳承下去。
(四)九四爻

九四：「突如其來如，焚如，死如，棄如。
」象曰：「突如其來如，無所容也。
」
朱駿聲：「陽升五，火揚光，故突如。陰退四灰降，故來如
」「焚如」是剛勢陵爍之勢，像火焚的氣燄；焚字，字面上解其象則是一般為火上添加新柴，而火勢突然上漲，而此處的便是添加新柴之後的新火，因為突然增加柴火，使火勢暴漲躁進，故曰「焚如」。朱駿聲解釋為：「突，竈囪也。此爻如古人燕雀之喻。火自鄰突而來，巽鳥之巢于棟梁間者，相悅哺熙，而不知禍已將及，為趨炎而忘災戒也。……巽風扇火，兌水滅火，死如棄如也
」。九四之所以上漲，是因其互體中有「巽」為墓、為風，故火勢上漲；「兌」為澤，滅火，故九四爻曰「死如」指所行不善，必被禍害而死；「棄如」則指九四無承無應，眾所棄絕。因此就整爻來看，九四在下卦「日昃」之上，上卦之初，猶如前君崩逝，新君初繼位。而其以陽剛之質處於陰柔之位，象徵其內不明而急於用明，強烈壓迫六五，故曰「突如其來如」。人若不能養其內明，則外行多意氣用事，突如其來而不實際，性剛急躁，行為偏頗任心妄作，自然不見容於人而自取滅亡，故曰「無所容也」。王弼：「處於『明』道始變之際，昏而始曉，沒而始出，故曰『突如其來如』」其明始進，其炎始盛，故曰『焚如』。逼近至尊，履其非位，欲進其盛以炎其上，命必不終，故曰『死如』。違離(離明)之意，無應無承，眾所不容，故曰棄如，眾人離棄也。
(五)六五爻

六五：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
 」象曰：「六五之吉，離王公也。
」朱駿聲：「離為目，兌為澤，出涕如雨。人為煙所衝則涕出。
」九四爻的煙往上竄燒，危害至六五爻王弼曰：「履非其爻，不勝所履。以柔乘剛，不能制下。下剛而進，將來害己。憂傷之深，至于沱嗟也。然所麗在尊，四為逆首，憂傷至深，眾之所助，故乃沱嗟而獲吉也。」六五居於上卦之中、全卦之五位，上承上九，乘於九四，以陰柔之質居陽位。六五以陰柔之質乘於九四，又居非其位，其勢危殆，畏懼得深，故曰「出涕沱若，戚嗟若」。然而居中又本質陰柔，知其不明而內修，能謙而兼附於九四、上九，四位為王公之位，故曰「六五之吉，離王公也」。相較於九四，此爻象徵有柔中之德的新君。
(六)上九爻

上九：「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獲匪其醜，無咎。
」象曰：「王用出征，以正邦也。
」
上九以陽剛本質居於陰位，居全卦之上。「王用」是王命；「折首」指折取敵首。朱駿聲：「離于木為折上稿，折首之象。一本：象傳有獲匪其醜，大有功也。
」；「醜」，類。上九以陽剛本質居於陰位，因此難柔順，又居全卦最末，照理應不得善終，然按易經卦例，凡六五承上九為柔順之君崇尚賢人之象，且此卦之六五確為有柔中之德的新君，故此爻實為新君委任的賢人(上九)討伐不服之人，故曰「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獲匪其醜」。因此上九之象可以說是正邦之位，正因其有位，其能查邪惡、行威刑。與九三對照，同居於經卦最末，且同以陽爻居陰位，九三居於三位，因此是躁進之剛，上九居上位，可以明察全體大用，是剛而能斷之賢人，能查邪惡、行威刑。(九三、上九爻之不同)。王弼：「離，麗也。各得安其所麗。處《離》之極，離道已成，是除其非類，以去民害， 「王用出征」之時也
」此處王弼所言「王用出征」之時也，亦指時機成熟之意也。離道在讓萬物，各依其性而有所依著，所以離道至極，必須消除非類之物，闢除閒邪，以安萬物。

五、互體

離的互體卦為澤木大過。象曰：「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遯世无悶。
」《話解易經》說：「脩道君子，以性命為一大事，俯視一切，萬有皆空。如澤之清塵緣不染，藉世法而脩道法，獨弦絕調，生死不變，立乎萬物之上而不懼，如木之柔，有才不恃。
」離掛本身雖中處柔，然決不是軟弱，而是有巽之順。
六、錯掛與綜掛

離掛與坎離互為錯掛，而自身為自身的綜掛。易程傳：「『八純』掛皆有二體之義，乾，內外皆健；昆，上下皆順，震，威震相繼；巽，上下順隨；坎，重險相習；離，二明繼照；艮，內外皆止
」，離卦二明繼照，時之變革義也。上經三十卦，始於乾坤，終於坎離，可說是乾坤的體用。坎卦，一剛陷於二柔之中，是水是險，以二柔為體，一剛為用，一剛為用，才有所往，陽剛發生作用之時，才能出險；離卦，一柔附於二剛之中，為火為日，以二剛為體，一柔為用，虛其中不用而有大用，象火之實象。六爻之中六二、六五兩柔皆得吉，而剛爻時位吉凶不同，初九「敬之无咎」、九三「何可長」、九四「無所容」，上九因受於六五才有大功。同理，人的躁氣就如火，一有觸犯，爭強好勝，予聖自雄，肆無忌憚，如火惟炎上，古聖先賢教人懲忿，就是要懲此躁火而已。
七、結語
離掛的意象繫指從火指涉人類文明到內在道德化成，都有內外重明相繼的暗示意味，而最後到上九的境界至善無邪，則已經不是計算得失的境界。萬物也不是因為附麗而附麗，木托於火，非就木性，而是要成炎上之性。其炎並非躁進，而是暗示道德精進之義。離卦之明最終目的不是附於而明世法，而是藉由明世法以知道法。老師說：「明，用不得噪。深澈智慧的大明，在出涕戚嗟的憂患中，明亦要剛正以摧邪容眾。」即是體會最終離道即是兩明皆明，而不是執著物性及好惡憂患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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